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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天亮了

姨姨姨 妈妈妈
(接上一期）

“妈，学校里王书记给我们
上课，要我们讲究阶级分析。毛
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下次侬读读，我们家是革命烈军
属。待人接物不能再像从前那样
随便。我不是说李太太、李先生
是坏人。可是……李先生过去是
国民党，和我们来往多了，别人家
要说闲话的。还有袁太太……还
有……！”大姐打住话头，正气凛
然地玩着自己的辫子。

母亲抬起唱头，关了唱机说：

“老了，有些事情弄不清楚，比如，
现在抓美蒋特务、国民党残渣余
孽、镇压反革命那是要的，所以我
还专门提醒你姨妈、姨父要夹着
尾巴做人；但有些事情就弄不清
楚，比如革命人家，就不能打扮戴
花，那梅兰芳的男扮女装，嗓子赛
过大姑娘，岂不是也要遭殃？俗
话说老不管少事。妈妈很孤寂
……为儿为女揪着心过日脚……
妈也要心情舒畅活络点。你说的
道理妈似懂勿懂。我一世人生活
过来了，好人坏人我眼乌子看得
清。过去我不反对你爸爸和你哥
哥革命；现在更不反对你们革命，
妈妈是凭良心过日脚。以前我相
信耶稣基督；现在相信毛主席。
毛主席打败了老蒋，刚刚建立了
新中国，原来支持老蒋打内战的
美国，就把战火又烧到东北的鸭
绿江口，毛主席就写信给杜鲁门
说：‘我本来想医治老蒋垮台遗留
下来的创伤，搞经济建设的。你
今天要打仗，我奉陪到底。你认
为我穷，我借钱和你打。一直打
到你跪下为止’‘你好疯狂，你背
着联合国的招牌，先发动了十五

个国家的帮凶軍，向中朝人民宣
战。炮弹落到中国的土地上，逼
的中国人民不得不出兵和你较量
’。听了毛主席的话，我就支持你
大哥保家卫国，上抗美援朝的战
场。我相信，还有很多母亲像我
一样，会送儿子上战场。但她们
一定也和我一样，盼着儿子平安
回家，只要乾儿平安，我就没有啥
心思好想！”

“妈，毛主席说得对，我们不
能只想到自家过日脚，只想到自家
穿衣吃饭，别国的，朝鲜的也要考
虑！不过，我也想秉乾大哥平安回
家！”大姐说。

“妇道人家，想到的当然就是
过日脚。小家过好小家的日脚，
大家过好大家的日脚，国家过好
国家的日脚，就不怕他美国佬，外
国的事情我勿清爽！但大家一条
心，为国家出力，我比侬清爽！”

母亲又闭起眼，不再看大姐的
脸，但嘴里还在喃喃自语：“与李先
生少来往迭种话，以后少讲。露华
是我亲妹子，思杰赛如我阿弟。他
在重庆时就老实，勿像瞎三话四胡
作非为的反动军官。国民党军官

里，抗日救国舍生忘死的不少呢！
秉乾那年跑到芜湖寻他，人家就没
出卖他。”

“亲侄子，哪能好逮不分，出卖
自家人！”大姐辩解道，“再说他也
不知道阿哥是共产党，如果知道
……”

母亲截断她的话说：“对啊，
他们拿秉乾当亲侄子待，如今我
怎么能不拿他们当亲兄弟姐妹
待呢？要说谭思杰勿晓得秉乾
是共产党的话未必确实。早在
侬阿哥出走芜湖前两年，叫我劝
劝侬阿爸阿哥不要参与政治，还
是老老实实地做生意好，否则危
险。侬想想，露华劝我说这种
话，你姨夫难道不明白阿哥阿爸
的身份吗？”

母亲顿了顿，呷了一口茶接着
说：“现在人家自己当了逃兵，解甲
归田，流落到此地，我们应当相帮
一下，连志文在确认了他们与国民
党一刀两断的决心，并考虑他们在
抗战时，为民族做过的好事大事，
也已经答应帮谭思杰和露华找点
工作，人家是不想在月牙湖打万年
桩的。侬还是多打听打听你大哥

情况吧！”
大姐听母亲反复提到大哥，便

觉母亲现在心心念念的全是大哥，
而自己又何尝不是呢？低下头思
忖片刻，竟落下了眼泪。弟弟秉辰
拿了条毛巾给她擦泪。她嗅嗅鼻
子，把泪擦干，抚摸着弟弟秉辰的
小平头，陷入了沉默。我是第一次
见到母亲和她拌嘴。当然，她们都
很有分寸，讲到激动处，也决不会
放大嗓门。母亲更是语调平稳，和
蔼可亲，露着微笑。过了一刻，她
就关掉唱机，准备回房睡觉了。大
姐这才缓缓地重新走回到母亲身
边，柔声地说道：“妈，我今天入团
了！”

“哦……。”母亲平静地说，“算
是半个党员了！”

“和阿爸阿哥比，我只算是一
个革命青年。”

母亲动情地搂着女儿说：“秉
悦，你永远是姆妈的好女儿。侬原
来就是个胖兮兮的小姑娘，现在长
成革命青年了，我知道你从来都不
说假话的！”

大自鸣钟恰在这时“当当 ”地
响了，声音显得特别安详、亲切。

李清泉李清泉李清泉
李清泉在家里待了年把光景，

别说原来的中央医院没有重新录
用他这个“内科专家”，连其他的中
小医院也没再聘用他，要说他没耐
性这话也不尽然，一年时间终归是
等下来了。按照他的话说：“阿拉
李清泉一生一世没求人讨一只饭
碗捧，阿拉为了吃饭，不但面子勿
要了，连夹里也扯光了，为啥事
体？说是没本事！我算是晓得这
帮大佬多勿识抬举了。阿拉能亲
自活络关节，算是给他们面子。
哼！下趟就是八抬大轿来请我李
大夫，我穷到底也勿会理他们
了。”

嘴上虽这么赌狠，可李清泉毕
竟底气不足，为了饭碗仍经常骑
车出去趟门路，有一回他瞅准王
志文和昭信表姐在周家吃晚饭，
便拎着出诊包拐进了周家的门。
其时晚餐已毕，大家正坐在客厅
里闲谈。李清泉一进来，就亮开
清脆的嗓门，亲热地叫了一声：

“啊唷！周太太，我来看侬，哎，看
看侬！看看侬！”

照例，母亲立即请他入座 ，
吩咐刘妈赶快沏茶。谭思杰向他
敬烟，他拱拱手，认真地说：“谢谢
侬，谭先生，阿拉勿会。侬晓得
伐？迭格东西是借寿的顶顶坏的

‘白骨精’，里厢有大量的尼古丁
和焦油。兄弟我劝侬勿吃为好！”
谭思杰不尴不尬地“咳咳”一笑了
之。

母亲说：“李大夫近来可好！”
“好，好。解放了，大家都好！”

李清泉眯缝起眼睛挤出一脸傻
笑。奇怪的是他虽忙于生计，每日
奔波却依然容光焕发，不见太多的
绉纹。“周太太，勿是我奉承侬，侬
现在气色蛮好，人也富态活络多
了，今朝替侬量量血压，听听心音，
长远没有替周太太检查了，我勿放
心，所以唐突跑来。请原谅。”

李清泉此刻，似乎使出浑身解
数，活还没干，已赢得母亲的连连
点头道谢。接着，李清泉叫母亲不
要说话，只管闭目养神，他则动手
替母好一番检查。检查完了，李清
泉仔仔细细收拾好听诊器和血压
计，拿出两小瓶药递给母亲说：“血
压不算高，心音还好。这是地巴
唑、降压灵。让心血管软和一些，
增加一点弹性，使血压稳定，还好，
周太太，侬放心，呒啥大问题。老
肥肉勿要吃，多吃点绿色蔬菜。千
万勿要忧愁发脾气，过些时，我再

来替周太太检查！”
李清泉笑吟吟地朝四旁的人

点头致意，面孔更加丰润红悦，还
夹带着几分中年“好好先生”特有
的腼腆。接着便转向王志文说：

“王……王同志侬好。啊，我认得
侬的，上趟在区里侬做了一场报
告，刚巧我去区政府反映自己的情
况，在窗外立着听了一会儿。侬讲
的全是道地的实话，侬讲‘国家需
要各个方面的人才，一切爱国的人
士，都应参加国家建设’，我听了
这句话浑身清凉，甘之如饴。今
朝……不瞒王同志讲，我就是来
求求王同志的。想请王同志帮帮
忙！”说完特意再向母亲和昭信表
姐点头致意。并且抚摸着秉辰憨
憨的大脑袋，加了一句：“这秉辰
体质忒好！”闻听此言，我等才了
解了他此来的真实目的。

“李先生，我能帮你什么忙
呢？”王志文诚恳加疑惑地问。

“王同志侬晓得的，我是医
生。正牌内科医生。勿是跑江湖
的郎中。其实，我也是为了国家
建设，想出点力，解放两年多了，
我一直闲在家中，所以想请侬介
绍点工作！”

“李先生，我在区里是临时
帮助工作的。而且和医院不直接
打交道。我不好直接介绍李先生
医院工作的！”

“对的，侬勿好直接帮我忙，
侬听我说，我想私人开业，一来解
决家小吃饭，二来也可以为月牙
湖的近邻看看病，两全其美嘛。
现在听说允许正式医生开诊所。
上趟我到区里问过人家。人家
……怎么说呢？反正手续比较麻
烦。王先生是否帮我打声招呼。
熟人好办事，这个道理天下一样
嘛。我李清泉勿是没有本事，等
了这么多时间，终归闲在家里，坐
吃山空嘛！所以决心私人开业，
领一个执照。王先生请看在我和
周先生和周太太和令翁多年世交
份上，请费心关照一下！”

李清泉说完，长长地吁了一
口气。手指有节奏地在出诊包上
弹着。

王志文低头思考着，一口接
一口地吸烟。

“志文，”母亲说：“李先生说
的是，你帮他问问好吗？”

“既然母亲都替李先生说话
了，那好吧！”王志文抬起头说，

“我尽力而为，但事情不一定能
成。”

没想到事情办的竟很顺利，

执照很快就领下来了，李清泉随
即开了一家小诊所。

他请来了陈实、赵栓子父子
帮忙，把诊所里外粉刷得雪白。
门口挂一长匾，白底黑字，上书：
李清泉医师诊所。墙上还写着：
留日医学硕士。前中央医院内科
大夫，专治各种内科疾病。

诊所开在他家楼下，很简
陋，不过是一张高脚诊床、一张写
字台、几把椅子、一张药柜，这些
家什一律漆成白色。开业那天。
阿贻用竹杆挑着一长挂鞭炮，“噼
哩叭啦”地放了一通，李清泉则亲
自放“天地响”，“嘭——叭”大炮
仗在半空中炸响，如雷贯耳。放
炮的李清泉，满脸的喜气洋洋，乐
得合不拢嘴。穿旗袍的李太太越
发显得富态，扭着肥大的屁股在
门口招待客人。阿燕穿着连衣
裙，头上盘起一个髻，髻上别着一
朵大红的绒花，活像日本小姑娘，
可惜就是皮肤黑了点。鞭炮声惊
动了月牙湖周边的大人小孩，都
纷纷围拢来凑个热闹。

诊所开业后，居然来求治的
病人很多，李太太本来就是资历
颇深的护士，顶得半个大夫，于是
她也帮着丈夫诊治一些小病。其
实周边的病家都是图个方便，来
看个头痛脑热的小毛病、小感冒，
不会来看什么大毛病的。

李清泉看病倒也认真负责，
热情周到，收费也算公道。没过
多久，他的好名声不但在月牙湖
传开，而且连卫岗、孝陵卫、中山
门一带的病人也都来求医了。由
此，家中的经济状况，自然也就活
络小康了。

陈实和栓子在月牙湖周边鬼
混了一阵，总算挨过了解放初期
最困难的日子。他们割草打柴、
拾破烂、做小买卖，什么都干，反
正能糊住全家的口就行。后来陈
实被安置在区粮站仍旧当庶务。
家里的衣食才算是自给自足有余
了。

有好长一段时间，陈婆子见
了袁太太老远就避开。可是时间
一长看看袁家日子过得还可以，
李家自开诊所之后，日子也算入
了小康。陈婆子这才把两家的马
桶包了下来，刷洗的锃光溜亮。
而且常常帮这两家做些粗杂之
活，乐得讨点好处。六月七月里
陈婆子从卖花的老太婆那里讨得
一对白兰花，走到李家诊所外面
的台阶上用姑娘般的柔声柔腔唤
道：“阿燕姑娘在家吗？陈婆子来

了。”
阿燕一声不响地就出来了，

站在台阶上冲陈婆子笑吟吟地。
阳光洒在她身上，使她显得格外
鲜嫩，就连她黝黑的皮肤，让人瞧
起来也挺入眼。“哎，陈婆子，你今
天的花鲜吗？我可不戴蔫花！”

陈婆子甩甩手上的水珠，抚
整了一下头发，小心翼翼地从发
髻上取下白兰花，伸到阿燕面前
说：“姑娘，我哪能送你蔫花？你
看，白里透青，水灵灵地冒香哩！”

阿燕不说话，侧过头，让陈
婆子把白兰花戴到头上。抿嘴一
笑，跑进屋里去了。周围的小孩
跟陈婆子起哄，也嚷着要花戴。
陈婆子赶开小孩说：“小老爹起什
么哄？等我哪天焖五香豆给你们
吃！”小孩子们嚷道：“我们买五香
豆，栓子给的太少了！”陈婆子说：

“我跟栓子讲，叫给多一点。一百
块钱一大把，总好了吧！”

小孩子们又嚷：“栓子是秃
驴，他还骂我们哩！”这下子陈婆
子耐不住气了，左右开弓把袖子
一捋：“妈妈的！秃驴怎的？黄鼠
狼养儿香香，刺猥子养儿光光！
秃驴不过少几根毛！反动派蒋光
头，头上连一根鸟毛都找不到，栓
子比他好多哩！”

大一点的小孩又逗她：“乖
乖！栓子当总统喽！”陈婆子回
道：“总统也是人当的，你们这些
小麻雀晓得什么？”说完她自己也
笑了。

未过几日，陈婆子果真闷了
一锅花花烂的五香豆，散给月牙
湖的孩子吃。她用白瓷调羹，把
喷香的豆子挖在小孩的手心里。
有的小孩两手窝成大勺状：“呶，
不满哩！”陈婆子嗔道：“都挖给你
也不嫌多！小把戏不要心黑！”

那小子立即顶道：“大栓二
栓比我吼哩！”陈婆子道：“那是没
了明天还能不够的坯子！谁跟他
比谁倒霉！”话虽这么说，但小孩
们终于还是对陈婆子产生了好
感。

陈实虽识字不多，但却识
理。几次要求区里给栓子分配工
作，无奈栓子是个大白丁，不识字
也没文化的人。且说话不三不四
外加有点大舌头，故一直找不到
适当职业，仍是闲居在家，胡乱弄
点营生维持生计。此时栓子约莫
二十多岁。陈婆子已经留意替栓
子物色媳妇，并且很着急，因为栓
子人虽不成体统，捉鱼摸虾，干小
买卖倒也算机灵，手上不时有点

活络钱。他赚到钱交一部分给陈
婆子，其余的便拿去吃喝玩乐，逍
遥快活，却每每闯祸惹事。

从梧桐成荫的大马路，拐进月
牙湖，在路口有一片小杂货店，主
营烟酒，生意好了以后，另辟了间
门面，开了家小酒馆，绍兴黄酒论
坛儿卖，配几样简单可口的卤菜，
便可让人开怀畅饮。洁净的店面
虽不大，却引得附近干苦力粗活
的人常来吃喝。栓子就是这群借
酒消乏、解烦的汉子中的一个。

店老板姓刘，生意做的活，
门槛算的精，老夫妻俩五十来岁，
有一个未曾出嫁的二十来岁的闺
女，身段粗细匀称，凹凸有致，脸
白且小有姿色，却深养闺中，不曾
成亲。按理说刘老板家道小康，
此女早该出嫁了，老夫妻俩即便
舍不得掌上明珠，招婿也行。为
何二十大几的姑娘仍不出嫁？

原来刘桂花是个天生的哑
巴。

栓子去刘老板小酒座吃喝，
有时不给钱，站在柜台前涎着脸
告赊。刘老板看他老实，便赊给
他。栓子有时未及还帐，就去塘
里或河湾里网鱼捉虾充当赊资，
刘老板看看货色新鲜且多，也就
欣然收下，权当抵债还钱。久而
久之，栓子成了小酒座的老客。
我甚至看到栓子替刘老板做些粗
杂之活，例如扫地、洗碗抹桌子、
挑水劈柴等。

每当栓子从井边挑水回来，
刘老板喜欢“巴哒，吧哒”地吸着
烟锅，在后面欣赏他的结实发亮
的筋肉，老头子很吝啬，不吸烟
卷，却给栓子抽香烟：“栓子，吸根
烟！”栓子毫不客气，坐在门槛上
默默地吸。其实店堂里凳子有的
是，栓子硬是不肯坐。说他娘教
他的：不要在年纪大或身价高的
人面前摆“老卵”。“老卵”是扬
州式的上海话，大概是老气横秋
外加不客气的意思。在栓子吸烟
的时候，刘老板用烟锅指着他的
脊梁对老伴讲：“瞅这肉，赛过腌
好的大青鱼。栓子就是浪当点，
嘴坏。倒也是个能苦的坯子！”

刘老板是江苏泗阳口音，他
不是在说话，简直是用鼻子把话
哼出来，他把烟锅在鞋底上敲了
一阵，重又填满烟丝，露出老年人
城府极深的矜持，得意时脸上的
皱纹才会舒展一下。老婆子不理
他，冲着那些在店堂门口嘻闹的
孩子嘟囔道：“家里大人找了。快
回去。”(未完待续）


